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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气场是一种神秘的能量，说起来有点
玄，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和物质的存
在都会有气场伴生，不过有强有弱、有正
有邪而已。

《嵇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
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
天质自然。”说的是竹林七贤之首嵇康的气
质，也是对他气场的描述。再比如，有的
人在台上讲话，台下人一多，他就镇不
住，显然是缺乏气场。人的气场从何而
来？来之于天生的气度以及后天的阅历、
学 识 、 修 养 等
等 。 如 果 要 将

“气场”诉之于
形 ， 它 不 是 宝
剑，而是剑刃上
的寒光。

器物和人一
样，也是有气场
的，尤其是那些
经历了岁月磨砺
的老器物。不同
的空间适合陈放
气场大小相应的
器物。一日去扬
州博物馆参观，
走上二楼，只见
200 多平方米的
展厅就陈列着一
件玻璃罩罩着的
瓷器——元代霁
蓝 釉 白 龙 纹 梅
瓶。梅瓶高 43.5
厘 米 ， 口 径 5.5
厘米，最大腹径
25.3 厘米，底径
14 厘 米 ， 给 人
的感觉是空前的
肃穆美好，没有
一点器物小空间
大的违和感。这
只梅瓶系该馆镇
馆之宝，优秀老
器物自带气场。
如果是件新仿瓷器，放在偌大的空间里，
或许就“撑不住场面”了。

老器物能产生这种特有的气场，我以
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器物是人格化
的。任何器物都是人做的，从创意、设计
到制造，它身上的一刀一笔都凝结着人的
智慧和汗水。俗话说“睹物思人”，作品
即是人的思想的物化，它体现了传统文化
的 基 因 和 人 类 的 思 想 、 艺 术 追 求 。 第
二，岁月磨砺了器物。器物的使用者和
摆放地各不相同，或藏于宫廷、官宦人
家，或摆放在民间，有些成了陪葬品，有
些出口为洋人所用。千百年来，老器物还
经历了朝代更替、天灾人祸，能够留存下
来殊为不易，它们都有了“灵性”成了

“精”。第三，器物本身伴生气场，比如磁
场等等。

不 同 器 物 的 气 场 给 人 的 感 受 是 不 同
的。我国铜锡合制的青铜器，从 4000 多年
前一直流行到秦汉，包括了礼器、炊器、
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
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其
中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青铜器折射出来
的气场非常强大，尤其是鼎，它在所有青
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作
有四羊方尊、后母戊鼎等。青铜器深埋地
下数千年，一旦出土，便气场磅礴，有的
则弥漫一股“煞气”。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宋代有五大官窑
“汝官哥钧定”；元代有青花；明清瓷器更
是兴盛一时，还大量出口到欧洲。古代瓷
器还可分为官窑、民窑和出口窑。明清官
窑都是“小器大作”，常年置身于宫廷皇帝
身边，气度自然不凡。民窑瓷器气场小
些，但生动活泼有趣。出口瓷符合老外的
口味，有些陈列在欧洲皇宫和贵族家里，
气场也大。有些明清佳瓷显得纤弱、女性
化，如成化年间的鸡缸杯，不过是掌上玩
物，把它独自放在百平方米的空间，气场
明显不够，而若放在一个十平方米内的空
间里，会有婉约空灵之气溢出。雍乾时唐
英的作品，文人气息最浓。唐英是雍乾督
陶官，文化修养极高，他仿遍宋代名窑，

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他烧造的雍
乾官窑堪称瓷中
顶峰，由此被人
称 为 “ 唐 窑 ”。
乾隆八年，唐英
奉旨编成 《陶冶
图编次》 一书，
这是中国第一部
记录陶瓷制作工
艺的著作。后代
收藏家们都以拥
有 “ 唐 窑 ” 为
荣。我收藏了一
件“唐窑”哥窑
山 子 笔 架 ， 长
20 厘 来 ， 最 高
处 16 厘 米 ， 有
山和灵芝纹，金
丝铁线，釉面如
玉，虽是不及盈
尺之物，但放在
书屋书架上，也
有 蓬 荜 生 辉 之
感。

用硬木、白
木打造的传统家
具，也是气场十
足。紫檀和黄花
梨分别被用于宫
廷家具和文人家
具。故宫里的龙
椅，威仪凛然，

即便没有皇帝坐着也是气场爆棚。晚明黄
花梨打制的文人家具，自有清风明月之
气。精彩的白木家具也有不凡表现，宁海
曾有一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四合院，灰砖
青瓦，卵石铺地，十分考究。一日得知这座
四合院里有一套精彩绝伦的白木屏风，我便
欣然前往。眼前的七片屏风一字排列，高二米
出头，木作线条流畅，整体满工，近百只雕工
娴熟的吉子完整无缺，其中六片腰板为“昭陵
六骏”，中间则是“苏武牧羊”，雕工超一流，无
论人物还是动物，都呼之欲出。那日秋雨绵绵
秋风萧萧，原本心绪不佳，见过屏风精神为之
一振，这就是好家具的气场。此屏现陈列于宁
波月湖银台第博物馆。

古代字画的气场就更不用说了。宋代字
画、元四家、明清大家，乃至现代齐白石、黄
宾虹、吴昌硕、潘天寿等四大家，他们的字
画价格动辄千万上亿，艺术冲击力直抵人
心。其他如古代石雕，气场也不容小觑。老
竹器、老漆器、竹木牙雕、玉雕等杂件，气场
相对温和些，但也温润可人。

正因为老器物洋溢着特殊的气场，许
多高级古玩家鉴赏器物时会首先品“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气”是老器物的语言，
这种语言只可意会，用心灵去感应。绝大
多数老器物的气场属于“正能量”，与之相
伴日久，吸收了正能量，使人不愠不躁，
性情、气质便日趋风雅美好。

今年 4 月 29 日，一个名为“金榜题名
时 ” 的 科 举 文 献 展 ， 在 宁 海 图 书 馆 开
展 ， 我 遇 见 了 本 次 展 览 的 主 角—— 储 建
国。储建国头戴太阳帽，穿着休闲西装
和运动鞋，一副随意的样子。随后在接
受宁波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他从容淡
定，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开展仪
式上，他低调地介绍了自己的收藏，并
表达了想把一万多件藏品捐赠给家乡的
意愿。

储 建 国 出 生 于 宁 海 桥 头 胡 街 道 储 家
村，是位跨界的学者型收藏家，世界各类
钱币收藏量很大，对近代金融史与银行业
深有研究，出版过二十多部专著。鉴于他
的学术成就，国家文物局 2009 年授予他

“中国当代文博专家”称号。储建国现为浙
江省文史馆研究员、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
馆长。

他收藏了大量古今中外钱币、现代金
银币、书画等，“科举文献”只是其藏品的
一部分。

说到科举，人们总会问，科举制度始
于哪个朝代？目前有始于汉、隋、唐三
说，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始于隋代。隋文
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
归中央。公元 605 年，隋炀帝设置明经、
进士二科，以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当
时主要考时务策，叫试策。唐朝武则天时
开始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时把诗赋作为主
要考试内容，这在 《旧唐书·杨绾传》 里
有所记载。科举制度在宋元明清一直沿袭
下来，至清光绪三十一年结束，前后经历
一千三百年。尽管各个朝代的名号设置略
有不同，但通过定期考试取仕的目的一脉
相承。

冲着对科举文献与实物的好奇，简短
的开展仪式过后，我匆忙转向展厅参观。
大厅左侧是“书院文化”展块，集中介绍
了明清两代宁海地区兴建书院、义塾的历
史。仅清光绪时期，宁海拥有书院近 20
所，义塾 40 余处。在一楼过道墙壁上，依
次高挂着“国子监监照”“户部执照”“信

牌”“功牌”“捷报”等科举文献。而摆在
落地橱柜里的，有古人的书包“护书”、清
朝时的砚台毛笔、各地书院生员的试卷和
其他几十件文献。

登上二楼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宋
代、明代、清代宁海进士名录。宋代有
140 人，明代为 22 人，清代为 14 人。宁
海在明清两代进士人数的减少，我想可
能与方孝孺这颗“读书种子”被诛戮有
一 定 关 系 吧 。“ 科 举 文 化 ”“ 科 举 轶 事 ”

等 板 块 中 ， 最 有 看 点 的 还 是 考 生 的 试
卷。比如两位状元考卷，一位是明万历
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试卷，另一位是清
光绪十五年张建勋的状元卷及诏书。还
有 《天 下 第 一 策—— 历 代 状 元 殿 试 对 策
观止》：清代状元陈冕誊抄的试卷，清代
康熙年间榜眼赵晋试卷，明万历年间徐
吉常、王思任进士试卷，清光绪年间郭
景象、程秉钊殿试卷，这些都是极为珍
贵的文献。那些才华横溢的学子，不仅

文章写得好，个个还写得一手好字，书
体流畅洒脱，足见腕下功夫。

此外，一批乡试、院试、会试朱卷，
有关考场规则的 《临临条约》《三场程式》
等文献，也值得一看。展陈实物还有官方
编纂的科举考卷汇编，古时廪生参加院
试保结亲供单，参加府试互结三单收据
凭证等等，这些文献构成了古代科举文
化的系统链，把我们带到古代学子皓首
穷经的岁月。当时交通不便，学子们除

了面壁捻须，还需穿越崇山峻岭长途跋
涉，才能到达视为圣地的考场。几十年
青灯面壁的苦读，就为了一场关乎人生
走向的大考。

“金榜题名时”科举文献展还附带展
出了一些什物，佐证科举文化早已深入
古人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铭刻于百姓
日用器具之中，成为那个时代朝野崇尚
的价值取向。如清代那只精致的“伍子
登 科 ” 青 花 瓷 碗 ， 背 面 刻 有 “ 五 子 登
科”或“状元及第”的铜镜，一副“五
子登科、状元及第”帐钩，绣有“指日
高升”“读书成名”“连中三元”字样的
钱包。

展橱中还摆放了一些与读书有关的用
具，如年代久远的四对汉代“砚台研子”，
晚清“下笔如有神”高浮雕朱漆笔插，精
致玲珑的象牙裁纸刀，铜石陶瓷等多种材
质的砚台，刻有“问政学堂”“十倍山书
院”的戒尺，雕有学子捧读图案的花板
⋯⋯据储建国介绍，他还收藏了百余枚刻
有科举吉语的铜质、银质花钱，此次因展
厅限制，无法陈列。

还有一件实物不得不提：手帕大小的
“丝绸夹带”。该夹带长 61 厘米，宽 31 厘
米，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每行约 180
个文字，共计 234 行。在这么小的一块薄
如蝉翼的丝绸上，竟容纳了四万二千多个
文字。小如芥粒，得有多好的眼力才能看
清楚啊！关于“丝绸夹带”的用途，有人
猜测是带进试场作弊用的，有人猜测是随
带身边温习用的。

“科举轶事”板块，讲述了发生在宁海
的科举佳话与中举故事。如长街镇西岙村
前后出了“一村二十四进士”，桑洲田洋
卢村出过“一族九进士”，还有“一县三
帝 师 ” 的 佳 话 —— 叶 梦 鼎 授 课 宋 度 宗 ，
方孝孺侍讲建文帝，李至刚在朱高炽东
宫讲筵当值。这三位帝师命运多舛，死
得最惨的莫过于方孝孺了。看完“金榜
题 名 时 ” 科 举 文 献 展 ， 让 人 五 味 杂 陈 ，
感慨良多。

白首穷经通秘义
——储建国和他的“科举文献展”

陈剑飞

章亦沁生活照

外孙女叫章亦沁，小名贝。
贝出生时，我刚退休；又因为三代人

住在一起，这给了我对她实施早期教育的
机会。

我会拉小提琴，家里一致同意我的建
议，以后让娃学拉小提琴。

我知道学小提琴有多难。我觉得有必
要在学琴之前先训练娃对音乐的感觉。

当贝躺在摇篮里手舞足蹈咿呀发声
时，我就小心地唱歌给她听。我要求家里
人，别随意哼自编的“催眠曲”哄她睡或
逗她“唱”——如果大人哼音不准，她听
着听着，一旦开口唱起来也会五音不全
——这是日后很难改变的糟糕事。娃是一
张纯净的“白纸”，对她的培育不能出错。

贝喜欢听我唱，后来就认真地跟我
学。我教她唱 《两只老虎》《卖报歌》《北
风吹》 ⋯⋯她都唱得很好听。

贝一上幼儿园就叫她学钢琴——但只
学了两个月——目的是让她通过操弄钢琴
的黑白键，懂得十二平均律，掌握五线谱
上的升降号知识，借此进一步训练她的音
准和节奏。

这段时间我还时常带她去音乐厅、大
剧院，听小提琴独奏，听弦乐四重奏，听
交响乐。我不惜花一百多元为她买一张入
场券，让她舒舒服服地坐在我的旁边，欣
赏名家演奏名曲。她听音乐时那种专注的
样子，令我暗自欣喜。

直到贝七岁，我才教她学拉小提琴。
先是夹琴，持弓，拉空弦——她都很

快做对了。
要学按指了——这是我最担心的：据

我所知，凡起始一连几课按指不准的琴童，
大多会在以后的学琴过程中困难重重。

令我满意的是，贝按指不但手形正
确，手指起落灵巧，有弹性，而且按下的
音个个准。

她就这样一课一课地跟我学。那套《学
琴之路》，她学了一册又一册，毫不费力。

但我只教了她三年就放手了。像贝这

样厉害的琴童，凭我这点草根式的水平，
启蒙尚可，若再教下去，是会耽误她的。

我们为贝找了在宁波外事学校任教的
夏菁老师。夏老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是我国小提琴教育界泰斗林耀基先生的嫡
传弟子。

夏老师给贝加深了练琴的内容：音阶
练的是卡尔·弗莱什的；左手技巧练的是
舍夫契克的；练习曲是克莱采尔的⋯⋯这
些令我望而生畏的谱子，贝都照拉不误，
一一攻克。老师认为，孩子有不错的实
力，建议她多参加比赛，通过赛事，锻炼
她当众表演的胆量。

贝首次参赛是在她五年级第一学期
时。那是北仑区文化馆举办的一次全民器
乐选拔赛。决赛时她拉的是 《阳光照在塔
什库尔干》，得了个二等奖。这么难的乐
曲，她只练了两周时间，就大胆地上台了
——临场不怯，这心理素质难得哦！

之后贝接连参加过几次大赛，都是在
她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里。

比较难忘的一次，是“第五届香港国
际音乐节”的小提琴总决赛。赛手必须是
宁波市初赛和浙江赛区复赛这两次比赛的
金奖获得者。比赛是残酷的——但贝面对
苛刻的评委，全然不惧⋯⋯

那情景，是女儿在现场用手机摄下，
即时传给我看的。我知道贝在那一刻的演
奏有多难：4分钟内拉出两首中外乐曲的片
段，其间转换调性，表现截然不同的旋律；
接着是用快弓，奏出连续两分钟的急板。

——娃连闯三关，最终荣获“少儿组
小提琴独奏杰出金奖”。这得之不易的

“战果”，令一家人欢欣不已。
在初中的第一个寒假里，贝报名参加

了宁波市青少年交响乐团海选的面试。那
天我也去了。但现场是封闭的，家长们只
能聚在门外听。

当试场里传出圣·桑 《哈瓦涅斯》 的
琴声时，我就知道轮到贝了——她在拉她
自选的曲目，听起来很棒。

接着便是视奏。那一瞬，被试者须面
对评委出示的生谱，速览几秒钟后即刻起
奏——那是最使琴童们感到害怕的。贝会
是怎样的状态呢？是心慌意乱，还是沉着
应对？我侧耳细听：琴声响起来了——那
是多么陌生的乐曲啊——但贝居然拉得很
顺畅！

贝就这样跻身宁波市青少年交响乐团
了。

这年的暑假，贝参加“第六届香港国
际音乐节”的琴赛，得了浙江赛区的特等
奖。原打算像上年那样再赴香港参加总决
赛，不料浙江卫视发来请帖，说是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之际，邀她参演浙江
赛区的颁奖音乐会。贝便当机立断，放弃
香港的赛事，改赴省城，参加电视台的节
目录制。

一家人拥着贝，驱车直奔浙江电视台
⋯⋯

贝在演播厅里的独奏表演只有三分
钟。她很成功，也很轻松。电视屏幕上的
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眯眯的。

让贝感到比较困难的一次表演，是初二
第一学期校内的那场独奏音乐会。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但贝才习琴七年，就要
上台去挑战这使人胆怯的三十分钟了。

贝在那场音乐会上一连演奏了五首乐
曲。你们不难想象，在台下听着的我，心
情是如何紧张。直到她拉完 《梁祝·抗
婚》 那一曲，我才放下心来。

贝是天天练琴的，功课再忙每天也要
拉上半小时。我告诫她：一天不练，骗不
了自己；两天不练，骗不了内行；三天不
练，骗不了外行。

我常在贝练琴时，坐在一旁呆呆地看
着，听着。那琴声，是苦藤上结出的甜
瓜，给我享受，也令我遐思⋯⋯

“你就要升初三了，还打算天天练琴
吗？”我问她。

“练！”她回答，“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
像海绵里的水，只要去挤，总是会有的。”

⋯⋯
如今，15 岁的章亦沁，在初三的最

后阶段，面临即将到来的严峻的中考。
而在这备考如迎战的非常时刻，她却

爽快地接受了校方给她的一项仼务——与
四名同学一起，代表学校参加五月底举办
的全市中小学生器乐大赛。她隔天甚至每
天背着小提琴到校，利用课余时间，心无
旁骛，与同伴们认真地苦练。

她表示，在“宁外”的不多的时日
里，仍要一心一意地为母校争光。

我家的琴童，好样的！

家有琴童初长成家有琴童初长成
贺克勤

小小一块丝绸上写了四万多字宁波状元章鋆的有关文献 “下笔如有神”笔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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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景泰蓝

10多年前，祖孙俩在幼儿园“同台表
演”。 （贺克勤供图）


